《無法冰釋的誤會》
中五望　陳潼
今天發生了一件事，我雖然知道這是一個誤會，卻無法解釋。我認為這個誤會是無法冰釋的。

今天，陽光正好，微風不噪，看來是個好日子。

昨天因生病而缺席，得好好追回課堂進度。「一心、一心，能借我昨天的筆記嗎？」一心是我在級上的好朋友，我朋友不多，唯獨與她搭得上話，可她對我的話充耳不聞，扭頭便走出了課室。我愣住了幾秒，跑了過去，捉住她：「怎麼了嗎？」她用鄙視的眼神看著我，一把甩開我的手：「自己做了甚麼，自己掂量清楚。」我站在原地，一臉茫然。

就這樣，迷惑纏繞著我，不是怕東窗事發，我自問光明磊落，自不會心虛，只是不解緣由。終於熬到小息，我不再坐以待斃，打算動身，找一心問個所以。此時，念慈與她的朋友迎面而來，依舊是鄙視的眼神，跟她的朋友說：「最討厭那些故作清高，可骨子裡心機重得很的白蓮花。」她說「白蓮花」時，故意加重了語調。我聽出了她的指桑罵槐，站起身：「在人前嚼舌根，還百般稱快？」聽到了我的反擊，她馬上來勁：「我還沒看過面皮這麼厚的人，背叛完自己的朋友，還有資格罵我？」我感覺到我想知道的緣由馬上要浮出水面：「你在說甚麼，我不懂。」「好一朵出淤泥而不染的白蓮花啊，想將自己做過的齷齪事撇乾淨？你明知一心和佩蓉都是參選學生會的候選內閣，還把一心的政綱告訴佩蓉。若不是你，一心也不會落選！」我恍然大悟，終於明瞭一心今早的說話，我知道她誤會了。我無心再與念慈多作糾纏，驀地衝出課室，卻又突然想起了甚麼，在門口止住了腳步，「無論我有做與否，也論不到你說三道四，謝謝。」

我終於在花園找到了一心。她一瞧見我，便像今早一樣扭頭就走。見狀，我只能大喊「一心，我沒有背叛你。」話畢，她走向了我。「本來不想跟你撕破臉的，可你主動前來，我也不再退讓了。我到底做了甚麼，你要背叛我？」她的眼底透出濃濃的失望。「我沒有。」這下，她眼底的失望又更深了：「事到如今，你還想否認？在一星期前，看到你跟佩蓉突然變得友好，我就應該有所覺察了。道遠知驥，我總算知道你的真面目了。」「我沒有做過的事，我不會承認，請你不要相信這些捕風捉影，相信我。」我重視這段友誼，我想要挽回。「你說謊！不要再狡辯了，你明明就將我的政綱告訴了佩蓉。那好，你硬要說我冤枉你的話，那你就說清楚，你跟她突然友好的原因！」我頓時啞口無言。

我和佩蓉是鄰居，我跟她的父母一直都很要好，但我跟她則是點頭之交。一個星期前，我放學回家，從父母那處得知佩蓉父母要離婚的消息，馬上準備過去安慰她，因為在我的印象裡，她一直都很愛家，我怕她及受不住打擊。豈料，就見她滿眼通紅的過來找我：「這件事只有你知道，求你別告訴別人。」強大的自尊心使她害怕被排斥、被嘲笑、被分類，而我便成為她唯一的樹洞，她所有的不安難過也只能向我傾訴，我們也漸漸熟絡起來。

「怎樣？說不出口嗎？你知道我向來最重視信任的！你這樣做能得到甚麼好處？」我不是解釋不了，而是我無法解釋，也不想說謊去欺騙她、推搪她。可這時我發現到剛剛一心話裡的重點：「等一下，你說我把你的政綱向佩蓉說了，你親耳聽到嗎？這是不可能的！是不是有誰跟你說了甚麼？」一心隨即吞吞吐吐地說：「念慈告訴我的，她說她親耳聽到……」她說這話時，明顯沒甚麼底氣。見我不說話，她又補上了一句：「她說得沒錯，你就是白蓮花！」

我沉默而對，這種朋友不是我追求的。「知我者，謂我心憂；不知我者，謂我所求。」一個「知我者」有這麼難求嗎？顯然，確實。良久，我莞爾而笑，「你不也沒相信我，很好，那就如你所願，一拍兩散。」

這種隨隨便便能被別人挑撥離間的友誼我不要。況且，「道不同不相為謀，志不同不相為友」，我追求的是她所不具備的，我嚮往的是她所不理解的。那麼，以後你走你的陽關道，我走我的獨木橋。更何況，我一定不會出賣佩蓉、定不會做個言而無信的小人、定不會丟棄我的品格，去挽留一段不值得的友誼。失去朋友，我承認我不樂意，但我更不願意失去品格。「仰不愧於天，俯不怍於人」，足矣。也許這樣會惹人閒話，落得一個「白蓮花」的稱呼，可我樂在其中，這個稱號不正正是我恪守品格的印證嗎？縱使痛失知己，縱使流言紛飛，縱使不獲理解，我也不會灰心，亦不會屈就，這反而推動我繼續興致盎然的與世界交手。沒朋友不可悲，沒品格才最可悲。至此，不枉。

這場誤會是無法解釋的，也是無法冰釋的，我們雙方都已心存芥蒂，再做朋友也沒意思了。這個誤會，由它去吧。

轉身，順光而行，抬頭，陽光正好，微風不噪，今天真是個好日子。
